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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碌铁矿位于昌江石碌镇石碌河
南岸、金牛岭山麓，是我国铁矿石的重
要基地之一，累计探明总储量约4.66
亿吨。这里不仅有丰富的铁、钴、铜资
源，还有镍、硫、铝、金等多种矿产资
源，因铁矿品位高著称，储量约占全国
富铁矿储量的71%，平均品位51.2%，
最高达69%，因而石碌铁矿素有“亚洲
第一富铁矿”“宝岛明珠，国家宝藏”等
美誉。

“以前露天开采时代，资源非常丰
富，在矿山上用脚踢开地皮都能看到
矿石。”海南石碌铁矿矿山公园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部部长李新说。

“石碌”一名从何而来？
据考可追溯到清乾隆四十七年

（公元1782年），有人在当地发现了孔
雀石类型的铜矿，称作“石绿”，该地因
而得名“石绿岭”，后因“绿”也有lù的
读音，故改称“石碌岭”。

对于石碌铁矿的开采，明朝末期
就已萌芽。到了清乾隆年间，全国矿
业保持兴旺势头，在当时的石碌岭上，
民众私采金、铁、铜矿等非法行为日渐
猖獗，且滋生出不少民事纠纷，引起各
级官府高度重视。最终，官方勒令严
禁开挖，并在石碌岭下西北侧的水头
村村头立下“禁采碑”。虽然10多年后
的嘉庆初年又出现了商采，但没过多
久便又进入停采期。

洋务运动时期，采矿之风重燃。
《清朝文献通考》等史料记载，光绪十
二年（1886年），“据香山县人张廷钧
的调查，认为石碌铜矿质地优良，每
百斤可炼出铜十余斤至二十斤，奏请
免除山税以助开发”。由实业家张廷
钧创办的商股采矿，得到了洋务运动
领袖之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批准和3
年免税的大力支持。彼时的张之洞
关注海南开发，他还曾奏请建立海南
行省。此外，由于利用了近代先进技
术和设备，当时的采矿规模较大，兴
盛一时。

民国时期，勘察工作展开。1934
年，国民党广东省建设厅会同琼崖实
业局曾对石碌铜矿进行探测。1941
年，方干谦和绥靖公署委员陈泽光、琼
崖实业局局长朱赤霓等6人组成探矿
队，对昌江、感城、儋县、琼东、定安、陵
水、乐会等县和五指山水满峒等地进
行金、银、铜、锡、硫磺、石灰岩、石墨等
矿产调查共16处，并编著《调查琼崖矿
产报告书》。

经过多年的开采，石碌铁矿的露天铁
矿资源趋于枯竭，裸露的山体布满“伤
疤”。2011年，昌江被国务院列入全国第
三批“资源枯竭城市”。

转型势在必行。2018年起，石碌铁矿
正式从露天开采转向地下开采。

“露天开采结束后，山上建起了三口
专门针对地下开采的提升井。目前，地下
开采已经挖到550米左右。”李新介绍道。

如果问矿山应该是什么颜色？或许
曾经的答案是“黑灰色”。然而现在，在石
碌铁矿，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绿色。

近年来，昌江积极探索矿山生态修复
新模式，加快推进矿山综合整治和生态修
复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昌江
通过探索实施“生态修复＋废弃资源利
用＋产业融合”的矿山生态修复新模式，
让县域内多座昔日裸露的老旧矿山脱下

“旧黑衣”，披上“绿色新衣”。
“2018年我来这里的时候还能看到不

少明显的挖矿痕迹，现在基本都复绿变成
‘青山’了。”李新的语气中充满着欣慰。

现在，石碌铁矿几百名矿工转型为花
草工，参与矿山复绿。从2018年至今，石
碌铁矿完成复垦绿化面积已有上千亩，人
工植树超130万棵。

“复绿不但是生态保护的需要，也是
工作安全的要求。我们每年都要评比省
级、国家级‘绿色矿山’，达不到标准矿山
可能会被关停。”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石碌铁矿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林旭升说。

除了复绿的生态修复工作，石碌铁矿也
朝着文旅发展的方向迈步。2024年春节期
间，承载着昌江矿山历史记忆的矿业博览园
正式对外开放。该园区以日军侵占时期所
建的石碌火车站矿仓为背景，集中陈列不同
时期的采矿设备，呈现石碌铁矿的发展痕
迹。目前，园区周边地区还在开建多个建筑。

“这边是做接待中心，那边再做一个
博物馆，前面那片要做大型停车场。”李新
指着博览园外的施工现场说。

石碌铁矿拥有得天独厚的地质科普资
源，其地质条件与国内外同类地质遗迹相
比具有独特性和稀缺性。得益于此，海南
石碌国家地质公园项目建设正在有序推
进。

矿业博览园周围施工现场的铲土机
马不停蹄，每一铲土的翻动，每一声机器
的轰鸣，仿佛是对过往岁月情深的回响。

如今，在昌江的矿山，曾经裸露的土
地和扬尘逐渐消失，放眼望去尽是漫山绿
意带来的勃勃生机。

1939年2月，日军侵占海南岛，野
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进行大规模的掠
夺开采，还曾制订出三期的掠夺计
划。直至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石
碌铁矿历经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多
年蹂躏后已千疮百孔。

据史料记载，为了掠夺海南矿产
资源，日军先后从上海、广州、香港、澳
门、汕头、厦门等地抓来大批劳工共68
批、2.5万余人，加上海南劳工共4万余
人，将他们分在矿山、电站、码头和铁
路等地做苦工，残酷的生存条件致使3
万多名矿工惨死。1945年日本投降
时，这些劳工仅存5800多人。在此期
间不免有许多辛酸血泪史——强征自
上海的约3000名难民劳工到日本战
败仅剩300余人；大部分幸存的“香港
苦力”滞留海南岛，终老他乡；被强征
的海南劳工亦出现大量死伤……

“我们在矿山公园里竖起了一座
死难矿工纪念碑，用来纪念这些曾经
为石碌铁矿付出的工人。”李新介绍。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石碌
铁矿由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接管。国民
党把日本侵占时期幸存的5000多工
人遣散大部分，小部分被抓去当兵，只
留下田独铁矿600多人，石碌铁矿320
多人进行所谓的停产保管。1946年9
月，2次强台风袭击石碌、八所地区，导
致大量设施倒塌，多处路基、涵洞、桥
墩、水渠堤岸被山洪冲毁，机组无法发
电。直到1950年国民党溃逃的6年时
间里，生产工作一直未恢复，当地可谓
民不聊生。特别是1949年8月，国民
党即将溃败，矿警队与官商串通一气，
盗窃仓库物资，窃卸机器设备，并用牛
车运往各地贩卖。

1950年5月，海南岛胜利解放，当
年6月，解放军军管会接管石碌铁矿和
田独铁矿；1952年冬，中央决定开发海
南石碌矿山资源，进行了矿山恢复生
产的筹备工作；1957年7月，海南石碌
铁矿恢复生产。经过恢复建设工程、
建设工程、扩建工程等三期工程建设
（1956年—1985年），石碌铁矿达到年
产460万吨原矿生产规模。

石碌铁矿，得以重生。

石碌火车站

老旧绿皮火车默
默守护着“铁城”的记
忆与灵魂，火车发出
的“呜——”轰鸣声，
不仅仅是石碌铁矿的
倾诉，更是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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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公园

依旧是昌江最值得
打卡、县城最繁华好玩的
公园，山清水秀，处处是
风情，小清新人工湖，是
多少矿工子弟童年快乐
的回忆。海钢电影院门
前的毛主席雕像，见证着
石碌铁矿的风雨历程，承
载着“铁城”工业进程中
几代人的鲜活记忆和火
热情怀。

蛮猿计划

大修厂内，原先破旧
闲置的厂房早已蝶变为
企业的办公地，人来人往
焕然一新。红墙厂房改
造成的网红茶咖潮玩打
卡地“蛮猿计划”，小众工
业风的环境太适合拍照
了，三五好友，露营小帐
篷，白天喝喝咖啡，晚上
听一场治愈的音乐会，是
“铁城”最温柔的偏爱。

机修厂

石碌铁矿机修厂，这
里曾是加工制造维修矿
山生产所需设备和机器
的地方，锈迹斑斑的机
械、铁器，浓郁的工业风
情，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定
格在上世纪的工业时代。

这些遗留下来的老
工业遗迹，是专属于石碌
铁矿的印记，承载着“铁
城”人那段燃情岁月的珍
贵记忆。

老干所

老干所是铁矿居
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是矿工老人们谈天说
地、下棋锻炼的快乐
空间，依偎着石碌河，
迎来送往的是铁矿子
弟的欢声笑语。

石碌桥、石碌河

铁矿小镇与石碌县
城，彼此独立，两地中间
是潺潺流淌的石碌河，两
座桥把两个地方连接起
来，也把两个空间的气质
独立出来。

“铁城”人都倍感亲
切的石碌桥，见证着“铁
城”日新月异的变化，与
石碌河和小县城的烟火
气，组合成石碌铁矿壮丽
多彩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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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隔壁霸王岭的老韩想给石碌铁
矿写首歌，把写词的任务交给我。他一直
固执地认为，土生土长的矿子弟，才会写出
石碌铁矿的感觉。

我就是老韩说的矿子弟。我家从外公
起就来到石碌铁矿，我也算是“矿三代”
了。外公是职工，父母是职工，舅舅也是职
工，我和弟弟都曾以为，我们也会在此终老
一生。毕竟，按照大多数铁矿子弟的人生
轨迹，出生在职工医院，住的是职工宿舍、
上学在子弟学校，没考上大学就念技校，毕
业后分配进铁矿工作，与铁矿子弟结婚，最
后在职工医院离去，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曾经，我们非常抗拒这个完整的闭
环。然而，我们已在这个闭环里完成了最
初的部分，它承载了太多的过往，以至我不
知道从哪里开始打开记忆的闸门。火车、
铁轨、站台、矿山、烟囱、厂房、操场、凤凰树
……一帧帧熟悉的画面从记忆里不断蹦
出，缠绕交织，模糊了多年的汽笛声，又在
耳边不停回响。

石碌镇是昌江县城所在地，因为铁矿
的存在，一条石碌河将小镇分成南北两区，
北边为县城，南边是矿区。其实，北边县城
也有部分矿区，机修厂及宿舍区就挨着老
县委，著名的铁矿子中、职工医院也在北
区，几个矿建农场沿着县城向白沙太坡延
伸，县城和矿区水乳交融、难分你我。南边
的矿区依偎着矿山，被赋予一个很有气魄
的名字“铁城”。铁城很小，半个小时就能
从头走到尾。铁城又很大，工厂、幼儿园、
学校、医院、电影院、公园、法院、教育处
……县城有的，它也都有。同事老邢说，上
世纪八十年代他还专门从乐东乘长途汽车
来铁矿看楼，当时除了海口的华侨大厦，就
数铁矿的楼最高了。

除了楼房，还有教育。上世纪八十年
代，铁矿子中就出过多个清华、北大学子，
每年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昌江和周边东方、
乐东学生投奔而来。从小学到中学，我的
同学除了东方、乐东、三亚的，还有从新疆、
山东过来的，真正体现了“五湖四海”。

由于父母不在矿上工作，小时候我没
有机会上矿山，更没有机会看火车，只能从
长长短短的汽笛声中，完成对火车的全部
想象。直到高二，班里组织去东方八所的
滨海公园玩，才第一次坐上绿皮火车。我
们坐的是运矿车，半截装着运往八所港的
矿石，半截载着人与鸡鸭、货物，风裹挟着
黑黑的矿粉扑面而来，吹得头发、脸庞和衣
服都蒙上一层薄尘。然而，我们对这一切
全然不在意，任凭一条旧铁轨把欢声笑语
带向远方。

“石碌岭下，一个老站台，斑驳了岁月，
那一声声汽笛，是童年的歌谣，夜晚伴着它
入眠，清晨又把我唤醒……”歌词写好了，
歌名就叫《永远的石碌铁矿》。后来，老韩
谱了曲，MV也拍了，从策划、拍摄到推广，
全是一群“矿二代”在参与。

因为这首歌，更多未曾谋面的“矿二
代”“矿三代”聚在一起，忆铁矿、聊人生、叹
岁月。兰姐从奥克兰回来参加聚会，当晚
就在朋友圈无限唏嘘，“一群铁矿的二代聚
在一起，吃小时候最喜欢的土芒果、土芭
蕉，每个人讲上几段小时候的故事，欢快的
笑声由始至终贯穿整个晚宴，同是矿区长
大的孩子，不是家人却胜似家人。”

有人说，厂矿子弟都有一种特殊的乡
愁，当初离开有多匆忙，后来思念就有多惆
怅。时光长河，奔流不息。“矿子弟”是刻在
我们身上的烙印，永远无法褪去。

如果要用一种旅行方式告别
2024年，你会选择什么？

是来一场公路游，在疾驰中感受
与自由同行的畅快，还是到海边卸下
疲怠，在海浪拍岸中赏海天一色？

或许，登高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日前，由昌江黎族自治县政府主

办的2024年“矿山行”徒步登山大会
活动在该县石碌铁矿国家矿山公园
举办。来自省内外近200名户外运
动爱好者一起“打卡”矿山公园，他们
用脚步丈量“铁城”，感受石碌铁矿在
历史长河中沉淀出的独特魅力。

从最初的手工开采到现代化的
机械化作业，“石碌铁矿”宛如一部厚
重的历史长卷，缓缓铺展着多代矿工
人的血汗记忆，见证海南矿业的沧桑
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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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石碌碌火火车车站站（（火火车车、、铁铁
轨轨、、矿矿

仓仓））→→大大戏戏台台→→石石碌碌桥桥、、石石碌碌河河→→老老干干所所→→机机修修厂厂→→蛮蛮猿猿计计划划→→矿矿山山公公园园（（矿矿工工纪纪念念碑碑、、毛毛主主席席雕雕像像、、文文化化长长廊廊、、铁铁矿矿石石打打卡卡点点、、人人工工湖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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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戏台

有多少铁矿子弟
曾相聚在这里看过铁
矿的晚会，尽管大戏
台在岁月里陈旧，“铁
城”人对它的爱也只
增不减。


